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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院子里黑麻麻地聚着一堆人。

“哎哟妈呀！要整死人哟！”

杀猪样的尖叫，高一声低一声从人堆里传出来。

春倌儿站在围观的人群后面，像一头发了情的公牛 ：

“龟儿吆喝个毬！还没哪个逗你，就像鸡巴叫狗给啃了样！”

话音刚落，老屋背后的山上突然传来几声“啵哦啵哦”的闷叫，挂在阶沿

木柱子上，鬼火一样的煤油灯忽然熄灭了。

木柱青瓦的四合院立刻像掉进不见底的黑窟窿，四周也没了声响，静得连

墨蚊飞过的声音都能听见。

所有人的毛发都直根直根地竖了起来。

满院子人都听出来那是猫头鹰在叫。

椅子湾人管猫头鹰叫“鬼大哥”，鬼大哥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来，叫声

就像奶娃娃的哭声，是不祥的征兆，只要有猫头鹰叫，要么就是死了人，要么

就是有人要死。

等大家回过神来重新点燃煤油灯的时候，就看见春倌儿的手里已经拿着一

根拇指粗的草绳，正在捆绑那个尖叫的人，一边捆，一边扯起鸭公嗓子大声问

围观的众人 ：

“狗日的敢杀人，把龟儿子吊起来打一顿，要不要得？”

“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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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得干脆而又整齐。

立马就有人把那个嚎叫的人拖到院坝外面，在五花大绑的后背上再系上一

根粗壮的麻绳，将麻绳的一头拴到院子大门外的房檐上，然后使劲一拉，那个

人就被猛地吊了上去。

又是春倌儿跳起脚脚在吼 ：

“吊他狗日的鸭儿凫水，要不要得？”

还是齐声回答 ：

“要得！”

鸭儿凫水是椅子湾祖宗传下来的一种民间刑罚，就是将吊在空中的人像荡

秋千一样地拉过来推过去。人被吊着的时候，本来就非常痛苦，再一晃荡，跟

上刀山下油锅也差不了多少。这样的刑罚，椅子湾人一般不会轻易使用，只有

收拾他们认为最可恶的人时才被派上用场。

春倌儿把那口焦黄的龅牙咬得咕咕响，使出吃奶的劲猛推着悬在空中的那

个人。

那个人的两只手被两股绳子分别捆着，然后呈倒八字绑在屋梁上，绳子一

米左右，身子离地面也是一米左右。春倌儿推一下，那人的身子就猛地晃荡一

下，每晃荡一下，就撕心裂肺地尖叫一声。越是叫得凶，春倌儿手上的劲就使

得越狠。

混乱之中，有人趁机捏了一把那人的下身，这一回的惨叫，把围观的人都

吓得身上起了鸡皮疙瘩。

“春倌儿，你个杂种！你把老子的婆娘搞了，还来整老子！老子是贫下中

农，我量你不敢把老子的毬啃了！”

吊着的那个大男人，居然像个细娃儿一样地尖声哭骂。这一下把春倌儿惹

得更毛了，一把捏住那人的命根根 ：“你喊老子啃毬，老子就啃毬，我看你有

几个狗毬！”

那人边哭边叫 ：

“整死人了！救命哟！快来救命哟！”

没有人理睬吊着的那个人。

一些人继续摆着龙门阵，一些人发出“嗤嗤”的笑声。

住在这个院子头的张幺婆四十出头，一双本来很大很圆的眼睛，眼皮却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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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翻，红得像熟透了的樱桃，人称红眼幺婆。红眼幺婆在椅子湾的辈份高，人

又能干，一个队，百多号人，不管老的少的，惹上了她，她都敢跳起脚脚日爹

倒娘。

出事的时候，红眼幺婆正在吃晚饭。听见吵闹声，就端上饭碗站到人群里，

一边吃饭一边看热闹，众人的行为她都看在眼里，却稳起没有开腔，现在实在

看不下去了，就举起筷子，指着春倌儿的鼻子骂 ：

“狗日一个个的！整几下就算毬了嘛，整出人命了，看你几爷子咋个收场！”

幺婆嘴里的饭渣子喷得近处的人满身满脸都是，声音又尖又高，立刻将所

有的嘈杂声压下去了。

众人只顾着修理吊着的人，没有在意事件的主要当事人田翠花。田翠花是

吊在房檐上那个人的女人，她躲在人堆堆里悄悄地看着别人收拾自己的丈夫却

不敢声张。事情就是因她而引起的。现在，看见男人被整得哭爹叫娘，就也急

了，她一边哭一边向大家求情 :

“求你们，不要整了！再整真的要出人命了！”

有人就说 ：

“他狗日的要杀你，你倒还怜惜他，简直没毬名堂！”

田翠花哭着说 ：

“他不是有意的，是我自己不小心，额头碰到砍刀上了。”

红眼幺婆和田翠花同住一个院子，无论翠花怎样讨好她，她总是在心里

看不惯这个从遥远的下路迁来的漂亮女人。见翠花站出来为自己的男人求情，

就在心里骂 ：哪个叫你一个黄泥巴脚杆长那么漂亮？女人家长漂亮了，就是

惹祸的根！惹出了祸事，还要来猫哭老鼠假慈悲，脸皮比城墙倒拐加炮台还

要厚！心头这样想，气就不打一处来，“噗”地一口，唾沫就吐到了田翠花的

脸上 ：

“母狗不发情，公狗不上身，全是你个骚婆娘惹的祸！”

骂了田翠花，又转来骂春倌儿等人 ：

“你几个狗日的，也不是好东西！还不快把人放下来！”

晃荡的动作虽然停止了，却没有人去解绑在房檐上的绳索。

幺婆就越发来了气，将手中的海碗举过头顶，像头发了疯的母老虎 ：

“再不放人，谨防老娘砸你几个狗日的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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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子终于被解了下来。

脚刚着地，那人就像一堆烂泥瘫在了地上，田翠花赶忙去扶，透过昏暗的

煤油灯光，看见他的颈项上有几条血红的深槽，胯下的裤裆湿了一大片，一股

冲鼻的尿臊味从那里散发出来。

那人却一把推开婆娘，踉踉跄跄地走向位于院子左角的家门。

围观的人早已走完了，春倌儿觉得还不过瘾，一个人站在院子中间跳起脚

脚地吼 ：

“还没整个名堂，就放了人，太便宜他狗日的了！你们怕个毬！又不是整

的好人，整的是个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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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在房檐上的那个人是姜二哥。

姜二哥是个迁移户。

姜二哥是和婆娘田翠花一起搬过来的迁移户。

田翠花出现在椅子湾的那一天，连着半个多月都没露过面的太阳，在还没

有收工吃早饭的时候就从翠角山顶冒出来了，当太阳升到竹竿高的时候，这个

女人出现在椅子湾的保管室门前。

最先看到女人的是老光棍春倌儿。看见女人走向保管室的那一刻，他正捏

着自己的家伙将一股散发着刺鼻臊味的尿柱使劲地射向路边的麦地里头，刚刚

射到一半，就突然打住了，慌忙将退到膝盖、镶着白边的大裤腰提了起来，没

有撒完的尿水打湿了他的麻耳子草鞋。

那个早晨，春倌儿麦壳一样的小眼睛第一次鼓得像两砣牛卵蛋。

不到一袋烟的工夫，椅子湾的男男女女就都看见了那个女人。

看见那个女人的时候，一湾的男人女人都吃惊得半天没有合拢嘴巴。

眼前这样的漂亮女人，椅子湾人从前只在电影里、画片上见过。

和女人一起来的还有个男人，是个长得比春倌儿略微受看点的男人。

过去难得动脑筋的椅子湾人，见到眼前的一男一女，脑袋里想的第一个问

题是 ：一个花骨朵样的女人跟了一个牛屎样的男人，水灵灵、嫩闪闪的鲜花儿

是咋个插在牛屎上的呢？

一男一女就在椅子湾住了下来，从此成了长坪公社长征大队椅子湾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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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员。

开社员大会的时候，队长公布了姜二哥报给队上的成分，原来也是个受过

地主老财剥削的贫下中农。

椅子湾人就又动起脑筋来了 ：你龟儿子既然是贫下中农，咋个讨得到那么

漂亮的婆娘呢？

但怀疑归怀疑，却无法否认二哥自己报的成分。两口子从遥远的地方来，

没人晓得他们的底细，又无法去调查，不搞调查，就没得取消他们贫下中农成

分的真凭实据。

姜二哥头发蓬松得像个鸡窝，胡子拉茬，脚上趿双半拉子布鞋， 穿着总也

没见换的那件蓝布中山装，补丁重了一层又一层。那个破家里头，房檐上的蜘

蛛牵起线线，稍一走动，地上的灰土就冒烟烟 ；饭桌上、灶沿上的污垢积起寸

厚，个人的穿着，家里的陈设，很是像个贫下中农。

当了椅子湾的社员，就该享受椅子湾社员的所有待遇。那时候队上经常要

分些苞谷、红苕、白菜、柴禾之类的东西，往往按照人口多少称好堆放在田地

里，每户人家一堆，用白纸写上户主的名字，各家各户就按照白纸上的名字去

找属于自己的那一堆。

二哥两口子却认不得自己的名字，要请别人帮他们找。

不晓得二哥老家还有些啥子人，人们只晓得经常有书信从一个遥远的地

方寄来。来了信，二哥就请同住一个院子的高小毕业生春倌儿帮忙念。每次

念完信，二哥都要请春倌儿吃饭，春倌儿嫌他家里邋遢，总找些借口不肯端

他们的碗，二哥的老婆田翠花就会热情地挽留他，渐渐地，春倌儿也就不再

推辞了。

田翠花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光光鲜鲜的，和那个邋遢的男人邋遢的家庭形成

巨大的反差。阴丹布的满搭襟上衣，藏青色的窄脚长裤，虽然补得东一块西一

块，却洗得很干净。说话细声慢气，生怕说重了会得罪人。

春倌儿就天天盼望着姜二哥的老家来信，来了信就会请他去念，去念信就

能看到翠花水蛇一样的腰身，就能听到翠花比桑果子还要甜的声音。

那个晚上，天气出奇地燥热，凉风像害羞的大姑娘躲得找不到踪影，一股

股滚烫的地气直往上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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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天气最好逮黄鳝。每年夏天，姜二哥都要在晚上打起火把去逮黄

鳝。椅子湾的黄鳝多得起砣砣，那一片一片的囤水田里，只要有地方在冒水

泡泡，顺着泡泡摸下去，就会摸到一个深洞，在洞里就会藏着大黄鳝，运气

好的时候，还能碰上三四斤重的老黄鳝，运气不好的时候，就有可能从洞里

摸出条水蛇来。

往天逮黄鳝，二哥都回来得很晚。这个晚上，二哥的运气好，心情也好。

逮黄鳝也要有个好心情，有了好的心情，才耐得住性子，寻找黄鳝窝子时才会

把细。

很快，滑溜溜的大黄鳝就把二哥的笆篓装满了，笆篓里头装不下，就折来

几根黄荆条子，将黄荆条子从黄鳝的嘴巴里头穿过去，几十条黄鳝就穿成了长

长的一串。接连串满了三根黄荆条子，本来还想再逮一阵，突然感觉头疼得厉

害，身上发着燥热，心里头冷得打颤颤。身子不爽快，就是地下有砣金子他也

不想捡。

二哥就早早地回了家。

到家的时候，张么婆一家还在吃晚饭。

椅子湾人早上鸡叫三遍就会起床，活儿干到太阳当顶的时候才回家吃早

饭，太阳偏西的时候吃午饭，天黑得看不见人影儿时收晚工，回家以后又忙着

干家务活儿，等忙完家务活吃晚饭的时候就已经是夜里十点过了。这样的作息

时间，二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适应。

尽管二哥的身子不舒服，还是想让翠花炖上一碗黄鳝吃个宵夜。

家里却是黑灯瞎火的。

狗日的婆娘咋不点灯呢？几个灯油钱算毬个啥子？他一边想，一边摸黑进

了家门，冷不丁的，一条黑影像打慌了的兔子从家里头窜了出去，把他吓出一

身冷汗。

二哥看见窜出去的是个矮矮胖胖的男人。

是哪个龟儿呢？跑到我家里头来干啥子？有人来了，翠花为啥子不点灯？

二哥边想边悄悄地跟上了那个鬼魂一样的黑影，发现有人跟上去，黑影跑得越

发地快。

莫非是偷东西的贼娃子？二哥突然警觉起来，就追住不放，终于从背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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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认出了那个男人 ：是住在同一个院子头的春倌儿！

狗日的慌里慌张地跑啥呢？两个孤男寡女的钻在家里头，又是黑灯瞎火

的，会发生啥样的事情呢？二哥的脑袋瓜子轰一下就炸开了！

“春倌儿，你个杂种！给老子站到！”

春倌儿不但没有站住，反而窜得更快了。

如果那时候春倌儿站下来，装着啥事也没有发生，给二哥打个招呼，二哥

就是有怀疑，也把他没啥办法。关键的关键是春倌儿没有站下来，正因为没有

站下来，二哥就觉得狗日的一定是做贼心虚，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了。

情急之下，二哥跑进灶房里，顺手操起一把砍刀继续追了上去。

田翠花看见二哥手里拿了刀，就不顾一切地冲上去，紧紧地箍住他的大腿，

不让他动弹。二哥使出吃奶的劲头，拼命想挣脱田翠花，两个人你拉我扯，互

相谩骂，厮打成一团。

慌乱中，二哥手上的砍刀就晃到了田翠花的脸上，翠花脸上立即被划开一

条寸长的口子，殷红的鲜血顺着额头扑簌簌地往下滚。

在砍刀晃到脸上的那一瞬间，翠花吓得魂魄都出了窍，以为二哥要拿刀砍

她，就尖叫了一声 ：

“杀人了！”

听到二哥炸雷样的干嚎，又听到翠花狗咬了样的尖叫，院子里头的人就跑

过来看热闹。

看热闹是椅子湾人的习惯，只要哪个地方有点风吹草动，晓得的人就会一

窝蜂地跑过去，甚至某个地方出现一只死耗子，也会引来大家围观半天。

看见田翠花额头上流着血，又见二哥的手里拿着砍刀，围观的人就认定眼

前发生了一件椅子湾从未发生过的严重事件 : 狗日的迁移户姜二娃居然在拿刀

砍杀他的婆娘！

杀人的事情从前只是听人摆过龙门阵，说是民国三十五年的时候，一个外

号叫吴疯子的国民党县长在长坪一带砍过人的脑壳。

吴疯子坐着滑竿从川南回川北县，路过长坪境内一个叫贾家沟的地方时，

滑竿坐累了，心里头憋闷得慌，就想砍几个人脑壳解解闷，恰巧这时候他们迷

路了，看见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娃娃在坡上砍柴，于是停下滑竿，要手下人去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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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川北县城的路咋个走，哪晓得那娃儿一看吴疯子坐着滑竿，就断定是个有钱

人，小小年纪也像大人一样痛恨有钱的人，加上本来就不晓得到川北县城咋个

走，就假装没有听到，继续砍他的柴，稳起不开腔。 

这下把吴疯子给惹毛了，他马上下令，把那个娃儿五花大绑，在脖子上

拴一根蓑草绳绳，像是牵一头牛样，把小家伙押到了离长坪七八里路外一个

叫作金山的大集镇上，又在那里胡乱地抓了几个人，定下共匪游击队的罪名，

在金山场头的石头坝坝上召开大会，准备当场处决共匪游击队，杀个猴子来

给鸡看看。

先杀了几个半拉子老汉。

不晓得是吴疯子的哪根筋想转了，现在他又不打算砍那小娃儿的头了，可

那娃儿看见吴疯子杀了那么多的人，想到自己反正也是个死，就不顾一切地跳

起脚脚骂 ：

“龟孙子！要杀老子就不要磨磨蹭蹭的，就给老子来快些！你爷爷不毬

得怕！”

吴疯子不光个头小，人也特别小气，哪里容得人当面骂他？何况骂他的又

是个皮都没有长伸展的小崽崽，气得他眼睛都绿了，于是将右手向刀斧手一挥，

刀斧手就举起那把亮闪闪的月牙形大刀，闭着眼睛使劲砍下去，只听得“嚓”

的一声，人脑壳就滚到了地上，一直滚了丈把远才停下来，把地上的泥啃了一

满嘴。

这个龙门阵，椅子湾的年轻人几乎都听老辈人摆起过，想到一个活生生的

人，刀一挥，吃饭的脑袋瓜儿就和身子分了家，年轻人就搞不懂了，狗日的刀

斧手也是爹娘生养的，咋个就忍得了心，下得了手？

想不到眼前这个姓姜的迁移户，居然也想当一回刀斧手，把自己婆娘吃饭

的脑袋瓜儿当西瓜来砍！

青天白日杀人，这还了得！

几个年轻人擒过姜二哥，有的按肩膀，有的按脑袋，要把眼前这个像吴疯

子一样的杀人犯给抓起来。

二哥没有反抗。他也看到了田翠花额头上流着的鲜血，年轻人擒拿他的时

候，他正忙着扶起田翠花，拿衣袖揩女人脸上的血，既没有心思也顾不上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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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轻而易举地被春倌儿和一伙年轻人吊到了房檐上。

二哥背上、肩膀上红一块，紫一块，肿得油光发亮，脸上也被划出了蛐鳝

样的血口子，躺在床上三天都没有出门。

见自己的男人被折磨成这个样子，翠花也有些心疼，一日三餐，端水递饭，

就格外地殷勤。

春倌儿再没帮二哥两口子念过信了。

老家还是常来信，是哪个帮二哥两口子念的，椅子湾的人不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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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二哥的祖籍是潼川。

潼川到底在哪里，离椅子湾有多远，椅子湾的人都不晓得。

那一年长坪公社来了大批移民，椅子湾也分来了一户，这就是姜二哥一家，

说是一家人，其实只有夫妇二人。

夫妇二人响应政府移民的号召，挑着一担箩筐，箩筐里头装着铺盖、菜刀

等全部家当，从潼川县爱国公社曙光大队出发，先是走了三天的平原大坝，然

后翻了十座山，下了十条沟，过了两道河，走到一处地方，两边是悬崖峭壁，

中间断开一道口子，夫妇二人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好的景致，问在那里游耍的人，

才晓得是天下闻名的剑门关。翻过剑门关，他们又走了两天，才来到了椅子湾。

据姜二哥说，他们一路紧走慢赶，整整走了七天七夜，饿了就啃几口出发

前准备的干粮，困了就靠在箩筐边上打一阵瞌睡，光草鞋就磨烂了好几双，脚

板上先是磨起火燎大泡，后来将血泡走成了死茧，才总算走到了椅子湾。

政府动员移民，爱国公社分配了一百户的指标，曙光大队分配了十户，却

没有多少人愿意离开祖祖辈辈生养的故土，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安家落户。

大队就不断地召开动员大会，支部书记姜福友在大会上把新地方吹得天花

乱坠，说是那里土地肥得流油，随便撒把种子都有好收成，满山的树子密得透

不进去风，修房立屋，烧火做饭，坡上有的是木料，不像潼川，人口密得像韭

菜，土地光麻麻的，连草都长不起来，再有就是那个地方文化缺得很，连个会

计都不好找，只要你读过几句书，就肯定会受到重用，说不定还能招成国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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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脱掉农皮吃皇粮呢！

姜书记说，要是连那么好的地方都不想去，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

有人就当面顶撞姜书记，说，你把那地方吹得天花乱坠的，你为啥子不带

头去？

姜书记就当场表态，哪个说我不去？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带头哪个带头？

我早就报名了！

姜书记带上一家十口也迁到了川北县，具体迁到了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姜

二哥却不晓得，只晓得姜书记一家比他们先走一个多月。后来他多次托人打听，

也没有搞清楚姜书记到底落户在啥子地方。

姜二哥最后决定移民到椅子湾，并不是想找个铁饭碗脱掉农皮，他想他家

的祖坟上还没长那棵草，他是想换一个有树子、有柴禾的生活环境。老家缺柴禾，

把很多人都缺怕了，一天三顿饭，操心的不是米面油盐，操心的是柴禾，麦草、

玉米秸秆、稻草，只要能烧的，都拿来喂了灶神爷，还是煮了上顿缺下顿。

二哥以为椅子湾也像老家那样是一马平川，哪晓得却是处在帽儿都要望落

的大山包围当中。他是在平原大坝里头长大的，以前很少见过山，从潼川来的

路上，就被翻越的那几座大山给吓住了，结果那些山和眼面前的相比，简直就

是篾条串豆腐没法提。想起自己两口子从此以后就要在这个地方扎下根来，吃

喝拉撒，生儿育女，二哥的心里就起了鸡皮疙瘩，就有一种被政府欺骗了的感觉。

最不习惯的还是椅子湾人的生活习惯。椅子湾的人一日三餐吃一种叫作酸

菜的东西，他们将四季菜、家菜、包菜等青菜叶子煮得半生不熟，然后装在坛

子里密封起来发酵，三、四天以后从坛子里捞出来的时候，漩水掉起一两尺长，

吃起来酸得人牙疼，椅子湾的人用它来煮稀饭，下面条，用它的酸水来点豆腐。

椅子湾是一个人口比较集中的小村庄，背后是一座半圆形的小山包，再远

一点就是尖尖的翠角山 ；前面是弯弯的西水河，西水河对面是一块面积不大的

平坝子，平坝子的前面又是一座和翠角山差不多的高山。

远远看去，椅子湾的地形就像是放在那里的一把太师椅，一片民房正好坐

落在太师椅上，据说这就是椅子湾得名的原因。

听前辈人讲，椅子湾古时候曾经是个出人才的地方，一湾的娃儿都读得书，

清朝的时候，这里还出过一个文秀才和一个武秀才，《川北县志》也记载 ：“椅

子湾因形同太师椅而名，湖广填四川时有赵姓、李姓、王姓、张姓等移民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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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出文武秀才各一。”到民国时这里就逐渐衰退了，湾里再没出过读书人。土

改的时候划成份，上面分配了一个地主的名额，居然把土改工作组的同志给难

住了，找来找去，只好把家里一贫如洗，却读过高小的张大汉给划成了个地主。

西水河是椅子湾唯一的一条小河，河道弯弯，像一条顺湾而绕的飘带。河

不宽，水也不深，鱼却不少。每年清明节前后，鱼儿产卵，当地人谓之“会

臊”，所谓“臊”，可能是“骚”的谐音。鱼儿会臊的时候，一团一团地聚在一

起，像喝醉了酒，软绵绵的，一动也不动。小娃娃们晚上打上火把，用烂了屁

股的背篼作鱼罩，认准目标，猛地扣下去，只需往外捡鱼就是了，一个晚上往

往要捡满满的好几背篼。娃娃们“捡”鱼纯粹是图好耍，并没人把“捡”回的

鱼煮出来吃，有猫的人家拿来喂猫，没猫的人家，就倒到茅厕里。娃娃们当然

只能偷偷地去，大人晓得了，不仅不准去，还要挨一顿臭骂。

椅子湾坐落在西水河边上，有的是水，用十几米长、猪大肠一样的木制人

力灌车，一级一级地往上提，就可以解决蓄水的问题，那地方的冬水田就很多，

冬水田多，鱼自然就多，多得一虾筢甩下去，随便都可以捞上十多二十斤来。

椅子湾的人不吃鱼。他们认为只有好吃懒做的人才吃鱼。好吃懒做，在椅

子湾是最叫人瞧不起的事情，当然也就没有哪个想因为吃鱼留下这样的臭名声，

没人吃鱼，自然就没人去打鱼捞虾。当地流传着“打鱼捞虾，饿死全家”的俗

语，他们对祖辈传下来的俗语深信不疑。

姜二哥在老家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鱼。可老家那地方的人都喜欢吃鱼，

喜欢的人多了，鱼就少了，鱼价自然就贵了，有钱你还买不到。二哥没有多少

钱，吃鱼就更不容易。好在他从小学会了一套捕鱼的绝技，哪个地方有鱼，有

啥样的鱼，有多少鱼，凭眼力，就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因此就能经常吃到不

出钱的鱼。

椅子湾有那么多的鱼，令姜二哥特别高兴。歇工的时候，他就扛上虾筢挎

个鱼篓到田里捕鱼捞虾，每次总有一帮小孩子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看热闹，他也

总是满载而归。

有一回，一条扁担长的大鲶鱼跑到西水河的浅滩上，再也跑不动了，两个

年轻人用扁担把鱼抬回来，被队上的人狠狠地臭骂了一顿。谁也不愿意吃那条

鱼。当人们把那条已经死去的大鱼抛到茅厕里的时候，姜二哥去捡了回来，没

有油，放了点盐巴煮出来，一家人美美地吃了一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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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吃不来椅子湾的酸菜，却喜欢吃鱼，椅子湾的人就觉得天底下再没有

像姜二哥这样嘴馋的人了！二哥是潼川人，椅子湾的大人骂嘴馋的娃娃时，就

说 ：“看你嘴馋得像个潼川客！”潼川客就成了嘴馋的代名词。

椅子湾人最瞧不起嘴馋的人，认为嘴馋的人就是好吃懒做的人，好吃懒做

的人就最下贱，最没毬名堂。

姜二哥自然成了椅子湾人最瞧不起最没名堂的人了！

没名堂的姜二哥时时处处就矮人一等。

椅子湾人不仅瞧不起姜二哥，还对二哥很不服气，不是对二哥的其他啥子

不服气，是对他娶了那样的老婆不服气。一个最没名堂的人，娶的老婆却年轻

漂亮得赛过天仙女，这个世道真是让人搞毬不懂了！

二哥人长得像个碓窝，脸黑得像包公他爹，前额半截都不长头发，脸上的

颧骨冒起老高。翠花身子苗条得像立在地头的高粱秆儿，脸蛋儿圆圆的，皮肤

白得晃人眼睛，两口子站在一起，一高一矮，一白一黑，太不般配了！

椅子湾的男人看女人，只看两个地方，一个是脸蛋，一个是奶子，漂亮女

人脸蛋儿要周正，皮肤要生得白，奶子要长得大，姜二哥的婆娘几个条件都占

齐了。不仅男人不服气，连女人也不服气。他们推测，狗日的老家很可能就是

传说中的女儿国，漂亮的女人遍地都是，要不然他哪有那么好的福气娶到田翠

花作老婆？女儿国的婆娘据说很难找到男人，说不定龟儿子在老家还不止娶的

一个老婆呢！

椅子湾的多数男人，先前在女人面前总是低三下四，说不起话，现在看到

像姜二哥那样没名堂的男人，居然也可以娶到漂亮女人，就觉得不是自己没本

事，是椅子湾的水土不养漂亮的女人，于是就有了自信心。路头路尾见到二哥

的婆娘田翠花，就有男人试探性地开些荤玩笑，开始时，翠花一听荤玩笑就脸

红，就把脑壳埋起，慢慢地，脸就不红了，头也抬起来了，再到后来，就大大

方方地拿同样的荤话回敬那些男人了。男人们的玩笑就越开越放肆，只要有机

会，年轻人就想在翠花身上讨点便宜，不是捏一把那婆娘圆滚滚的屁股，就是

摸一把那婆娘胀鼓鼓的胸脯。有一回，几个年轻人居然拉住田翠花，把那婆娘

的衣服揭起来，在青天白日之下，使劲地搓揉那一对雪白滚圆的奶子，还把一

个老实巴交的中年男人按倒在地，然后使劲地挤那婆娘的奶，要往中年男人的

嘴巴里喂，可惜翠花没有生过孩子，当然挤不出奶水来，就把一伙看热闹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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